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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与智能相融合的数智时代为文化传播领域带来了重大变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在此背景下存有

一定的风险挑战。如何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巩固加强传统文化的引领力、感召力已成为时代和

实践需要回应的重大课题。可从技术逻辑、媒介逻辑和认同逻辑三维度，分析数智技术下的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何以传播、传播何以特殊，这是厘清数智时代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挑战与出路的逻辑前提。

而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挑战上，围绕圈群化、泛娱乐化和去中心化三层面分别解读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传播的辐射性窄化、感召力淡化和影响力弱化。最后在解决路径上，从主体、内容、方式和制度四

方面探讨数智时代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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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ra of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integration has brought significant changes to the field of cult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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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cation, and there are certain risks and challenges in the dissemination of excellent tradi-
tional Chinese culture in this context. How to promote the dissemination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
nese culture, consolidate and strengthen the leading and inspiring power of traditional culture has 
become a major issue that needs to be addressed in the era and practic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echnological logic, media logic, and identity logic, we can analyze how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s disseminated and how it is unique in the era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This is the logical premise 
for clarifying the challenges and ways out of the dissemination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
ture in the era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In the challenge of spreading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
ture, we will interpret the narrowing of radiation, weakening of appeal, and weakening of influence 
of the dissemination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from three levels: circle grouping, pan 
entertainment, and decentralization. Finally, in terms of the solution path,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way out for the dissemination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n the era of digital intelli-
gence from four aspects: subject, content, method, and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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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与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不仅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生产与生活，二者的深度融合和广

泛应用也带领人类走向了一个全新时代，也即是数智时代。在数智时代的背景下，以 5G、大数据、人工

智能等为代表的数智技术，因具备着“连接”、“分析”与“智能”[1]三大作用，成为影响当今社会发

展不可或缺的存在。这一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带来了媒介生态的全方位变革并深刻影响着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传播，其传播的场域扩大至互联网，传播的渠道拓展至新媒体，传播的效率更加高效，传播的手段更

加多元。同时不能忽视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在数智技术的加持和媒介生态的变革下也增添了

众多不确定性，存有诸多风险挑战。作为中华儿女不断进取、奋发有为的精神根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凝结着各族人民的智慧和精神，不但是新时代实现文化创新与繁荣的强大源泉，更是建设文化强国的文

化底气与精神动力[2]。如何在数智技术的背景下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巩固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引领力、感召力已成为时代和实践的重大课题。 

2. 数智时代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逻辑 

2.1. 技术逻辑 

从广义的技术与文化的关系来看，二者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一方面，技术可通过经济

基础为中介来影响观念上层建筑，而文化又是观念上层建筑的重要构成，因此技术也影响着文化。“随

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和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

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3]，技术的出

现和应用是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和结果。作为推进生产力进步的重要因素，技术又可引起生产关系的调整

与变革，进而影响着观念上层建筑，带来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社会文化。另一方面，文化的化人作用又

可反过来影响并塑造技术的发展应用。文化可指引技术创新的方向、规范技术的伦理边界以及应用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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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效果。技术与文化之间是相互作用，共同促进社会历史的变化。 
而具体至数智技术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联而言，数智技术可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物叙事”

的具象化传播技术。数智技术当中的数据智能分析处理技术及智能决策技术覆盖“描述–诊断–预测–

决策–反馈”[1]的环节，相对应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嵌入”方式便是将“将承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思想、观念、精神内核的信息，以及固态化的历史文化遗产信息”[4]具体化为数据，利用算法规则过

滤并收集信息，让产出与传播的内容覆盖上丰富的文化内涵，这些场景、体验之物无时无刻不体现出文

化特性。 

2.2. 媒介逻辑 

如果说分析技术逻辑是重点阐释数智技术与文化传播的双向互动关系，那么阐明媒介逻辑则是在技

术逻辑基础上解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数智时代背景下的传播特殊性。区别于以往意识形态的传播，数

智时代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的最大特殊点在于因传播环境的改变带来的媒介生态史无前例的全方

位变革。 
首先，数智媒介平台更为多元，传播渠道和范围链接全球。纵观媒介发展史，数智时代的媒介一改

此前依赖以书籍、报纸、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介平台，融通数智技术和媒体资源，形成社交媒体平台、电

商平台、广告平台甚至是媒体监测与舆情监控平台等。其次，数智媒介传播主体下沉至个体，个体互动

性强化、传播内容纷繁复杂。数智时代下网络的便捷易得使得个体也更多地参与进众多媒介平台，因而

个体在平台间的交互过程中逐渐成为数智媒介的直接或潜在的传播者。再次，数智媒介传播速度即时，

效果精准。个体在数智媒介平台中不仅可将传播内容以图像、配乐或是视频等形式具象化，还能在此基

础上依托智能算法和个性化推荐系统来实现人–媒介–信息的即时传播和精准对接。而精准投送的传播

过程也是数智媒介进行社会各个领域的“空间介入”过程，同时个体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也随之变化，

于是我们的生活世界也渐趋充满数智媒介的痕迹。 
所以，这些历史性的变化无不体现着数智时代下“媒介对其他场域的他律作用正变得愈加明显”[5]

的现实，媒介生态的变化也会相应地影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效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数智媒介的

动态演变中，建构出超越时空限制的传播渠道，在拓展传播空间的同时弥补了单向式的传统传播方式，

人–媒介–信息的链接趋向个性化、智能化和便捷化。可以说，在万物联媒的数智时代，文化对媒介的

依赖性前所未有地增强了。 

2.3. 认同逻辑 

从认同逻辑剖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在数智时代传播，分析的便是数智时代下文化认同如何实现，

又是如何助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 
究其理论，文化认同作为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指生活在现实社会的个体或群体对某种文化的认可感、

归属感，“寻求相同的过程”[6]。而数智时代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借助数智技术传播实则是让受众在

使用数智技术和相应的文化产品过程中实现数智技术与文化内涵的嵌入–链接–适应–同化。在借用技

术发生学视域，技术从设想到实现再到应用，都隐含或者说预设了特定主体的目的与价值，也就内在地

包含着某种认同逻辑与生活方式。可见，数智技术不仅在理论阶段便具备了认同逻辑，还将此融入进数

智技术的各个环节，让受众在不知不觉中实现对传播内容的感知甚至是认同和传递。 
究其现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亟需抓住“数智”的时代机遇来提升认同感。文化认同的实现作

为一种动态过程，最先经历的是认识活动的初级阶段——感性认识，因为只有形成感性认识后才可进一

步判断客体有无再认识以及认同的必要。而传播因其具有符号、图像、声音、影像等介质，从而给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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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直接的感性体验和认识。从抽象理论回归到中国的现实近况，数智时代下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

可借助更为直观具象的数智媒介，如短视频、网络推文等，这些智能化的介质能为人们带来丰富的情感

体验。为了不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悬浮”于生活、远离生活，需要营造能够引起人们共鸣的氛围，激发

感性认同从而为内在的文化认同提供前提。 

3. 数智时代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风险挑战 

3.1. 圈群化窄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辐射性 

圈群化作为网络社交的衍生词，是指人们基于共同的兴趣、价值观、信仰或社会关系等因素，在网

络空间中形成特定圈层并从中获得价值、精神和情感的认同的存在方式，封闭性、同质性是其代表特征。

因此圈群的传播主体往往局限于圈内成员，成员的认知容易受圈内主流思维的影响，这种天然的封闭性

和排外性导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难以有效传播和渗透进除了自身所在圈层以外的圈群内部。而“数智技

术资本化”和算法推荐机制可成为圈群化的“推手”，从而进一步加重圈群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

的不良效应。 
一方面，“数智技术资本化”以操控传播内容助力圈群的扩张，挤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空间。

数智技术资本化是指以资本逻辑应用数智技术。资本实现传播内容的控制要么是直接利用数智技术生成、

筛选符合其商业利益的内容，要么是以投资、收购大数据内容生成平台等方式间接干预传播内容。为了

获取持久的流量并将其变现，资本又会利用圈群文化对筛选过的内容进行营销，这些圈群因资本投送的

内容符合其“口味”得以进一步扩张。例如与资本逻辑相对应的价值观，如商品拜物教等，会隐匿在传

播内容中，使受众者在不知不觉中“同化”。可见，圈群的扩张不仅限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范围传播，

也加深其与不同圈群内部的隔阂。 
另一方面，算法推荐机制的精准识别助力圈群的巩固，降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效能。算法推

荐机制通过数智技术的大数据分析和机器学习算法，在海量信息中迅速筛选并精准识别用户的兴趣、偏

好和行为模式，从而做到“猜你喜欢”为受众提供个性化的内容推荐。于是受众更容易发现并融入与自

己观点相似、兴趣相投的群体，进而巩固了圈群的凝聚力和认同感。固然这一机制准确且便捷，但从选

取数据到确定对象再到准入等级都内在地涵盖价值选择的成分，不仅容易形成“信息茧房”，让圈群内

部忽略或排斥与圈群文化不同的观点和信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难以被看见、被重视；而且给人们造成

一种用户至上的假象，表面上是受众的爱好、需求决定了信息的传播，但算法的主导权却不在受众的手

中。圈群在信息的投喂中得以巩固，而算法成为“驯化”手段，其内蕴的工具理性消解着受众的独立思

考求真，影响着受众的价值观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效能大打折扣。 

3.2. 泛娱乐化淡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感召力 

数智时代下网络智媒的蓬勃发展加速了文化商业化，并将娱乐渗透进生活的方方面面，泛娱乐化由

此生成，其兴起虽反映人们对精神文化的追求，但究其本质是娱乐的过界和过度，导致“娱乐至上”的

现象和观念不断滋生，从而淡化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感召力。 
从表征来看，“娱乐至上”的表征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笑声中迷失。泛娱乐化的核心内容是娱乐

与消遣，表现为以报道传播明星八卦、擦边视频等毫无营养的方式来激起大众的感官快感；以作秀摆拍、

大玩抽象等虚无的“愚乐”来吸引大众眼球。以“娱乐至上”作为泛娱乐化的最鲜明表征，说明了数智时

代下，大众娱乐的场域扩散并深入进网络，人人都可以在网络触及的地方成为传播娱乐并享受娱乐，但

也正因如此，娱乐的成本降低，娱乐蔓延的速度广度以倍速增加。正如尼尔·波茨曼在《娱乐至死》中提

到的大家已然成为无怨言的娱乐至死的物种。而在“娱乐至上”的环境，大众极容易成为不思索、无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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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的吃瓜群众；传统文化自然地在笑声中消解，也就难以发挥出引起人们共鸣的感召力。而从本质来看，

娱乐过界、过度是对娱乐“应然”的偏离，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无意识中瓦解。娱乐的“应然”是指娱

乐作为人不可或缺的部分，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和谐的。然而数智时代为娱乐提供了蔓延到社会

各方面的机会，资本逻辑、流量为王操控着娱乐方向。本应健康的娱乐让位于博人眼球的快感和效益，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位于虚假的娱乐，容易在潜移默化中瓦解淡忘。 

3.3. 去中心化弱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影响力 

数智时代下文化传播领域的去中心化深刻表现为人们的价值观、思想观念、信仰体系等呈现出多元

化、分散化和碎片化的状态。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而言，去中心化的导向会导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传播效能和影响力削弱。 
具体而言，数智时代下，传播主体的多元化和传播内容的碎片化易造成社会价值观的冗杂，甚至形

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去中心化，进而弱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影响力。如前文所说，数智时代带来

了媒介生态的全面变革，传播主体从中心化、结构化的媒体机构下沉到网民个体，从而主体更为多元庞

大；传播方式也由传统垂直化的自上而下式传播到应用社交媒体等新兴网络媒体平台的“集市式”传播。

于是，传统媒体的垄断话语的地位被打破，每一网民个体只要拥有某个网络媒体平台的账号，便可成为

传播话语的主体，进行观点表达并迅速传播。与之相对应，开放性的传播环境意味着传播内容多而杂和

价值观念的交融叠加。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更容易被短小精悍的传播内容所吸引。个人主义、拜金

主义、享乐主义等不良社会思潮便可借助短视频、推文的碎片化传播形式推广，并在泛娱乐主义的“庇

护”下活跃起来，逐渐侵蚀人们的头脑，导致价值观的分化，以及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削弱，中华民族

共同体的权威弱化，从而进一步降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影响力。 

4. 数智时代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应对策略 

4.1. 培育复合型传播人才队伍建设 

人才队伍建设是数智时代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主体因素，优秀的传统文化内容产自于熟

知传统文化人才队伍；同时在数智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还需要熟练掌握数智技术与较高的数

智知识、媒介素养同时具备的复合型人才。因此在传播主体层面，需要加强熟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知识

与掌握数智媒体技能的复合型传播人才队伍建设，提升队伍的文化涵养、数智素养和媒介素养能力。数

智时代下主流传播场域演变至网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队伍必须开展像数据分析、人工智能应用、

算法机制、智能媒体平台的运营等主题的培训、讲座和交流会，提升队伍成员对各类媒体平台的运用能

力，从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高效能传播，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力和感召性，让其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 

4.2. 精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内容建设 

精进内容建设则是做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根本法宝，传播的内容建设与数智传播人才队伍相

互促进，又为人才队伍的培养提供范例，以此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表达话语创新，从根本上决定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传播效能。 
精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内容需要在传统文化联系当下现实生活上守正创新，提升对现实的解释

力和内容的准确度。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本身而言，因其承载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生活方式、生产

方式，具有久远的历史，部分内容在当下现实生活中难以被运用。因此，如若直接将这些内容传播给大

众，即便内容能真实地反映前人的生活情况，也会因远离现实生活让人“望而却步”，无法入脑入心。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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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源远流长，其涵盖了诸多厚重而丰美的物质与精神财富[7]，我们才有必要对

其守正创新。而守正创新便是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真实反映古人“以文化人”的基础上，结合时代发展

动向、社会现实问题以及国内外优秀文明成果做出新的阐释和解读，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内容更具

有针对性、解释力和鲜活力。同时要善用数智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物话语通过数智化技术的

应用”[8]积极展示传递丰富的文化信息和社会意义。 

4.3. 优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方式 

数智时代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不仅要内容说服力强，也要将内容让大众所见，提高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辐射力。这就需要依托“形式”将“内容”传递出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从优化形式出

发，可从打造全媒体的传播体系、增强叙事化传播两方面进行。 
在打造全媒体的传播体系方面，助力媒体构筑与融合。数智时代为媒体的形成与融合提供了前所未

有的技术条件，尤其是在互联网这个复杂的舆论场内，构筑主流媒体以及媒体融合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高效、大范围传播已成为必然之举。各层级的媒体、不同形态的媒体可联合发挥传播效能。可借用数智

技术，如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和物联网等，将构筑新型主流媒体与增强各类媒体融合相结合，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涵盖至不同媒体平台，实现内容的跨平台分发和互动，从而形成科学高效的传

播体系。 
在增强叙事化传播方面，利用国际化的网络传播平台，讲好中国故事，让世界增强对中国的了解与

认同。从《三体》为代表的系列科幻和网络文学圈粉海外，到外国友人记录以“China Travel(中国之旅)”
为主题的 vlog 的火热传播，再到以中国神话为背景的“黑神话：悟空”、“哪吒”的爆火出圈，让越来

越多的外国友人开始主动在油管(YouTube)等国际网络平台分享真实的中国。这种文化输出，作为传统文

化与当代传播方式的融合，其具有极大的溢出效应：外国网友不仅对中国的城市发展、自然景观、人文

关怀和中国文化表示的新鲜感和赞扬，还积极主动了解真实的中国以及感受文学、旅游和游戏等背后的

中式价值理念和发展模式。因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叙事化传播上要将宏大历史叙事与生活碎片相结合，

时刻争取话题、引导话题，转变为积极主动的文化创新型发展的传播者。 

4.4. 强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制度保障 

上诉三方面分别是从主体、内容、形式三层面展开如何推进数智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但要

确保传播力度和效能，制度保障不可缺失。数智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的制度保障应从完善法律

法规、加强技术对传播内容的监管、加大执法力度三方面进行。 
其一，数智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需要根据现有传播媒介、内容、主体、平台等方面，不断完

善法律法规，明确相关传播责任和内容边界，规范主体、平台的传播行为；尤其是数智时代下，传播手

段多元、传播速度迅猛、传播广度纵深，多维度立体化的传播矩阵加快形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更

加需要规范新兴传播平台和主体的责任意识，以及加快构建传播内容审核的法律机制。其二，数智时代

下要善用数智技术监管传播内容，充分利用数智技术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数智时代的“大生产”

“大传播”环境中，技术抹平了生产者、传播者、使用者之间的界线[9]，因此传播内容冗杂的情况下，

需要做到提前预防不良社会思潮的发生发展，快速精准锁定不良舆论和违规传播源头，发挥数智技术实

时监管的效能。其三，数智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需要加大利用数智技术传播不适言论、虚假信息

以及不良社会思潮等破坏文化建设行为的执法力度。如果说监管传播内容是为了预防为先，那么加大执

法力度则是维护良好文化传播网络空间秩序的“最后一公里”。因此在明确规范传播主体、平台的责任

和行为后，更需在执法时严厉打击危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行为，共同与各传播主体、平台维护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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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与网络的传播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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